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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从90%的民众支持率沦

落到被弹劾，巴西从“金砖明星”跌落至爆发政治经济危机，其深层次

原因值得探究。巴西如何摆脱危机，重回正常轨道，同样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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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10月开始，巴西总统迪尔玛·罗

塞夫遭到弹劾的新闻从未间断，里约奥运会前

夕因经济衰退和政治纷争使巴西再次走上了风

口浪尖。随着2016年5月11日巴西参议院第一

轮投票结果结束，罗塞夫被要求离职180天，

副总统特梅尔接管政权宣告此次弹劾案暂时

有了些眉目。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罗塞夫从

90%的民众支持率沦落到被弹劾，巴西从“金

砖明星”跌落至爆发政治经济危机，其深层次

原因值得我们探究。巴西如何摆脱危机，重新

回到正常轨道，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总统遭到弹劾引发政治经济危机

2016年4月11日，巴西众议院弹劾特别委

员会建议弹劾总统罗塞夫，17日众议院通过

了弹劾提案。有趣的是，此次弹劾行动的主要

发起和推动人之一、排在第二顺位的总统继承

人—众议院议长库尼亚5月5日在巴西总检

察长的要求下被联邦最高法院停职，代议长瓦

尔迪尔·马拉尼昂随即在9日公布了废止已获

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的弹劾案的决定。巴西参

议院议长雷南·卡列罗斯立即做出回击，无视

众议院代议长废止弹劾案的决定，将按原有程

序继续审理对罗塞夫总统的弹劾。然而，仅

过去一天，马拉尼昂就撤回了其废止弹劾的决

定。巴西政坛的弹劾大戏，真可谓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

2016年，巴西经济预计将继续衰退3%以

上，从昔日的“黄金十年”到今天崩溃的边

缘，经济不景气以及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是最直

接的原因。即使有里约奥运会这样的全球盛

宴，巴西也抵挡不住近乎“全民倒戈”带来的

冲击。

探究此次巴西政治经济危机的根源，很大

程度上是整个国家经济管理不善、宏观经济政

策配合失误、劳工党社会政策转型滞后造成的

恶果。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主要表现为巴西货

币政策双重目标与单一工具之间的矛盾造成货

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长

期和短期目标不兼容以及罗塞夫违背财政责任

法使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受到威胁。此外，劳工

党延误了结构性改革的最佳时机，当危机袭来

时完全丧失了招架之力。社会政策方面，一系

列制度性障碍使庞大的养老金规模与不可持续

的财政之间的冲突加剧，形成弹劾总统的民众

基础。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造成劳工党执政基础

的萎缩和流失，尤其体现在中产阶级队伍中。

经济治理失误成为危机的根源

通货膨胀一直是巴西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

问题之一，贯穿了巴西独立后的全部经济史

中。因此，治理通货膨胀成为历届政府宏观经

济政策的中心。1960—1994年，巴西是全球

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为根除恶性通货膨胀

顽疾，卡多佐政府于1994年7月推出“雷亚尔

计划”，通过对传统经济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深

刻变革，从体制和机制等根源上消除产生高通

货膨胀的条件。雷亚尔计划总体上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通胀得到了

有效控制，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但由于该计

划未能真正触及巴西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公共部门的大量财政赤字，最终仍然不能避免

巴西金融动荡的发生。

巴西金融动荡后，卡多佐政府推出了以治

理通货膨胀为中心的“三位一体”宏观经济政

策框架：首先，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

策，规定年通货膨胀率上限，逐步改变公众预

期；其次，颁布财政责任法，通过法律形式确

定各级政府需严守财政纪律；最后，实行浮动

汇率制度，避免为维护固定汇率耗费外汇储

备，加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2003年，劳工

党主席卢拉总统上台开启了巴西的左翼执政周

期。卢拉执政的8年间，承袭了前任卡多佐总

统的主要经济政策，更加坚定地执行“三位一

体”宏观经济政策，巴西实现了年均4.06%的

经济增长率，成为20世纪“巴西经济奇迹”

后又一增长高潮。巴西经济总量的全球排名

从第12位上升到第7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也突破一万美元大关，达到11094

美元。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也得到了控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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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之外，均在中央银行规定的通货膨胀

上限以内。

卢拉政府时期的“黄金周期”为劳工党连

续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0年，来自劳工

党的罗塞夫总统继任，开启劳工党第三届执政

周期，并于2014年连续赢得总统选举。但是，

自罗塞夫总统的第二任任期开始，劳工党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经济增长率下降甚至负增

长、连续加息却难以遏制高企的通货膨胀率、

失业率和贫困人口比重再次上升、汇率大幅贬

值等。

巴西经济出现危机，是经济治理失误以及

经济发展战略不合理的结果。卢拉政府8年经

济高增长只不过是资源富裕的巴西赶上了国际

大宗商品繁荣的周期，只要繁荣周期结束，巴

西经济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全都爆发出来。对

外贸易首当其冲，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单一出口

模式在全球大宗商品价量齐跌的背景下对经济

的拉动率大幅下降；其次，发达国家货币政策

分化影响全球流动性，造成雷亚尔币值的不稳

定；最后，中央银行为实现通货膨胀目标而连

续加息，严重制约了国内投资，“去制造业

化”使得产业结构畸形发展。

巴西以控制通货膨胀为核心的“三位一

体”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背景下表现出

了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高企的通货膨胀率蚕

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高利率加重政府债务负

担的同时限制了大量私人投资，大宗商品繁荣

周期结束则严重影响了巴西的对外贸易，经济

增长的“三驾马车”集体失速，造成经济加速

负增长。

自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以来，巴西中央银

行通过调节基准利率（SELIC）实现货币政策

单一目标：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提高利率，抑制

通货膨胀，反之亦然。利率上升主要通过两个

渠道影响国内经济，对国内私人部门产生“挤

出效应”以及加重政府公共债务负担。此外，

利率上升还会吸引外资流入，造成本币升值，

阻碍出口。因此，为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巴西

的在财政方面和汇率方面都做了牺牲，高利率

造成公共债务支出负担加重，吸引的大量投机

性资本则对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了威胁。

由于巴西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限，利率变动对

通货膨胀产生的间接效应强于直接效应，提高

利率并不能显著降低通货膨胀，这成为巴西自

2014年以来连续9次提高利率却仍然无法实现

通货膨胀目标的症结所在。实际上，巴西还一

直将维护汇率稳定作为隐形的货币政策目标。

为防止雷亚尔币值大幅波动，单一的利率工具

同时肩负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和保持汇率稳定两

个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被赋予过多的功

能，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社会政策转型缺失成为危机的酵因

经济治理方面的失误是巴西陷入当前危

机的根源，而社会政策的僵化和“福利赶

超”则是酿成此次危机的酵因。劳工党两任

总统虽然成功降低了失业率和贫困率，但是

在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较

低。政府以低收入阶层为主的社会政策忽视

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度和经济社会需

求，成为游行抗议不断、政府支持率持续下

降的原因之一。

卢拉上任之前，由于财政纪律较为涣散、

社会保障体系复杂以及巨大的公共开支，巴西

财政长期赤字。卢拉总统执政的8年间，利用

全球大宗商品繁荣周期，开源节流，坚持落实

《财政责任法》，加强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

府的债务管理，打击偷税漏税行为，从2003

年开始连续7年完成了初级财政盈余的预期目

标，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53.5%下降到

40.7%（2010年）。在财政收支状况明显好

转的前提下，卢拉政府通过“零饥饿计划”和

“家庭补助金计划”等一系列社会支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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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贫困人口尤其是赤贫人口的直接转移支

付，仅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完成了联合

国千年计划中贫困人口总数降低一半的目标，

约3000万人加入中产阶级的队伍中。2010年

巴西0.53的基尼系数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

值，社会不平等程度显著降低。除了社会救助

外，卢拉政府还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加快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方式提高巴西的社会保

障水平。卢拉执政的8年间，巴西社会保障覆

盖率从45%提高到51%，最低工资标准提高8

次，名义增长155%，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

的实际增长率则达到53.67%。

据统计，2003年以来巴西平均实际工资水

平上涨了30%，但生产率基本没有提高。大宗

商品繁荣周期内，财政相对宽松，可以支持大

规模的社会开支，但是当石油和铁矿石价格跌

落以及全球对初级产品的需求锐减之后，政府

财政暴露出不可持续的困难。罗塞夫总统继任

后，继续将减贫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中

心，启动“无赤贫的巴西”计划，并且将原先

的“家庭补助金”计划等社会支出的规模继续

扩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旨

在针对中下层民众的补贴已经造成巨大的社会

开支，政府没有更多的资金用以满足新兴中产

阶级对教育、交通、治安、医疗等公共资源方

面的需求。新晋升的中产阶级由于不再符合享

受社会救助金的标准，在2014年以来的经济

不景气中面临高昂的生活成本，出现“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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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迹象。此外，新兴中产阶级对政治参与的热

情明显增加，对腐败和不平等表现出强烈的不

满。2013年爆发的百万人游行示威首次提出

了总统下台的口号，成为中产阶级表达不满的

标志。

巴西的出路：痛苦与坚定的结构性改革

过去10年间，以大宗商品贸易为基础的

经济繁荣遮蔽了巴西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也阻碍了其在繁荣时期建立起更强大的政治体

制、更完善的社会政策以及更加合理的经济治理

模式的进程。无论是卢拉还是罗塞夫，在这10年

间，均有很多机会进行结构性改革：例如，实行

逆周期的财政政策稳定国内总需求、加强中央银

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改革劳动力

市场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调整医疗教育

等民生方面的支出，但是劳工党领导人似乎只

是认识到该改革了，却迟迟没有改。

目前的政治经济危局，使巴西的结构性改

革变得迫在眉睫。虽然结构性改革不宜在经济

衰退时期进行，更不宜在具有经济民粹主义传

统的巴西进行，但是自1930年以来首次连续两

年甚至两年以上的经济衰退以及业已失灵的货

币政策使巴西不得不在痛苦中坚定地推行结构

性改革，加强经济的自生能力，减少对外部环

境依赖的脆弱性。无论未来谁成为巴西总统，

政府都必须推行一揽子结构性改革。

首先，颁布财政整顿计划，减少公共支

出，增加生产性投入。巴西货币政策在通货

膨胀目标制颁布以来被赋予过多的目标，财政

政策并未发挥逆周期的作用。尤其对于新兴经

济体，面对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应进行总需

求管理，缓解实际汇率变动的压力。只有公

共财政政策被大众视为是稳健的，国内和国

际投资者才不会对经济的基本面失去信心，

这种情况下的“三位一体”才能让社会各界

信服。经济衰退期内的预算有限，为使经济

在中长期回到增长轨道，政府应该将资源配

置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生产性投资等领

域，保证一定的就业。

其次，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提高货

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巴西宪法和财政责

任法，在任何情况下中央银行都不可以救助

政府。但是，劳工党一直以来拒绝给予中央

银行独立的地位，这也就不难理解此次总统

弹劾理由中的第二条，即罗塞夫被指“将公

共银行资金列为政府收入，人为降低公共赤

字”。虽然巴西历史上的各届政府均存在这

一问题，中央银行更像是政府的一个部门，

但罗塞夫这样做明显违背财政责任法，成为

弹劾案的关键原因。

最后，应对社会结构变化，深化社会改

革。劳工党执政期间，有效地矫正了20世纪

90年代巴西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些失误和不

良后果，在降低贫困和改善社会阶层结构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庞大的社会支出规

模、不合理的退休制度以及各种社会救助计划

给财政造成了较为沉重的负担。因此，巴西未

来应该将所有社会支出计划进行整合和精简，

关注贫困人群的同时加强对新兴中产阶级在医

疗和教育等领域的需求，扩大覆盖率，提高服

务质量。                           （本文编辑/马珊珊）

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主要表现为巴西货币政策双重目标与单一
工具之间的矛盾造成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财政政策与货币
政策长期和短期目标不兼容以及罗塞夫违背财政责任法使政
府债务可持续性受到威胁。


